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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民是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榜样。 

    凭借着勇气和明辨，希腊人民拒绝了欧洲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卑鄙的强制性命令。他

们已赢得了第一场胜利。因为希腊人民相信，除非民主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作用，否

则它难以立存。他们已经揭穿了这场民主的闹剧。所谓民主，只是接受和屈从由金融独裁所

导致的日益衰败的社会状况。 

在欧洲，社会进步是不合法的。 

    为了把民主的危机降低到零，欧洲已进行了系统性的建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美国，让-莫内，以及罗伯特.舒曼（两个拥护维希政府者）已经着手准备重建那些政治力量

的合法性，它们曾因欧洲与纳粹的合作而被摧毁。尽管欧共体的章程在其他国家中受到拒绝，

法国全民公投是其中一个（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对民主的拒绝），但是欧共体的建立，以及

对其章程的强制采用还是使得一个金融资本独裁政权得以抬头。为金融寡头所用的媒体舆论

对欧洲民众进行系统性的洗脑，使他们始终被这些幻象喂养，而这些幻象强大到足以摧毁他

们迎接挑战的能力。他们大部分人始终相信，他们必须把欧洲以及欧元区从这次的崩溃中拯

救出来。（但如今，在希腊和西班牙已经没那么多人这样想了。）只要欧洲还困于这些大机构

的束缚当中，它就只能是这样。因为任何质疑那些令人生厌的现存秩序的尝试都已经被这些

大机构宣布是非法的。过去希腊人就因为他们的选择都变成了不法分子。 

欧元区难以为继。 

    欧元区子系统违反了（作为）一个稳健可行的货币管理的基本法则。那些由于过度不公

平而引致无法承受的后果的经济体制，都会被它强加上一个所谓的“竞争性”的普遍法则。

为了开启一个限制性市场以应付金融垄断所导致的突然袭击，基本上由中小企业组成的生产

体制得以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欧元区（的出现）

可能已经使这些进步毁于一旦。西班牙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例证。其他国家，包括芬兰，甚至

是法国都相继成为牺牲品。如今，欧元区只能是使“德国的欧洲”重演的工具。 

    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希腊的债务危机，而是整个欧洲和欧元区的危机。 

这是欧洲政府的耻辱。 

    这是所有接受用“三驾马车”代表所有欧洲人的耻辱。这些政府，为了创造一个税收天

堂而委任一个卢森堡官员管辖“他们的欧洲”；它们让一个发迹于高盛这个与本世纪所有金

融恶行有关的银行的人管理“他们的中央银行”；它们让一个没有个人见解只懂唯命是从的

“好学生”执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它们的耻辱。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管理者）他们是

男性或者女性，也不在于他们可能站在哪一边，而在于他们都是令人不齿的人。 

对希腊来说，欧洲全然一副无限顾恋法西斯主义的样子。 

    过去，英勇的希腊刚刚把自己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德国纳粹的手中解放出来，“欧

洲”就紧接着开始插手希腊事务。先是英国军队，而后是美国军队，对抵抗组织的儿童进行

大量屠杀，并且恢复了法西斯同盟的力量。1981 年，泛希（腊）社运党在选举中获胜，使

民主重新回到希腊，也做出了一些不容置疑的社会成就。但是，它同时也打开了欧洲经济共

同体的幻象之门。如今，希腊民众发现他们再一次面对着一个在真正意义上被金融寡头们操

控的欧洲。因此，他们开始重新挖掘关于过往的记忆，以及德国人，作为纳粹罪行的继承者，

尚未对他们作出偿还的债务。默克尔夫人应该感到羞耻，因为她所领导的政府并没有认识到

希腊人民有权要求补偿。 

希腊国家必须在民主精神的指导下进行改革。 



    是的，希腊国家正经受着严重的（经济制度）缺陷所带来的后果，偷税漏税就是其中之

一。但是，谁又能承担起势在必行的改革重任呢？当然不会是“欧洲的盟友们”。因为他们

跟高盛那些积极的共谋者如出一辙，都在希腊加入欧元区的债务问题上撒了谎。而为高盛集

团服务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欧洲中央银行在法兰克福的主席。难道是那些希腊船主吗？（他

们只是）一群对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殷勤关照并常常从中获益的骗子。只有希腊

左翼激进联盟是唯一能够在民主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希腊国家变革、并使富人为此买单的希腊

政府。这对于那些不能容许这种选择的欧洲国家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穷

人需要付出。 

斗争在持续。 

    由资本亿万的富翁（所操控的）欧洲国家并不打算放弃他们的任务：洗劫希腊民众，给

他们一点教训并以此防止民主的蔓延。我们不能忘记，如果说西方统治阶级和欧洲内陆内部

还不需要（实行）法西斯主义，那么他们在其他地区就会毫不犹豫地借助于法西斯主义者（的

力量），就像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 

    欧洲人民必须担当起他们的责任了。西班牙人民与（他们的左翼政党）“我们”已经发

布了又一次警示，它使得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民众意识到，希

腊人民的斗争也是他们的斗争。 

    对希腊和所有在欧洲或者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来说，另一条道路现在是清晰可见的，因

为他们都受到同样的社会和民主愿望所鼓舞。公然反抗所谓的欧洲“宪法”；取消欧元区并

代之以对本国货币的蛇形浮动汇率制进行的协商性管理；在关闭法兰克福那所假的中央银行

之前，把马里奥.德拉吉送回他在纽约的主人那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辖范围之外把金

融协定确定下来，就像上海集团以及巴林铝业公司已经抢先做的那样，以此来阻挠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他们）能与谁共同发动这些战争？那些政治力量正逐渐开始明白，经济紧缩（仅仅对

工人们来说而不是寡头们）以及不可避免地与之相生相伴的经济萧条将永远走向终结。而这

样的政治力量正日益扩大到近乎所有政客，像法国的佛朗索瓦.菲永。尽管英格兰仍然（实

行）新自由主义，但大英帝国对这个深陷平庸之中的欧洲已经丧失了信心，与过去相比，它

更像是大西洋主义者而不是欧盟成员。当然，对我来说，某些极右翼团体的公然纠合仍然是

很可疑的。因为，法西斯主义者都是出类拔萃的谎言煽动家。 

    泛希（腊）社运党和“我们”已经为重新夺回主动权领导了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潜在

的激进左翼力量就必须与他们共同行动。如果（运动）失败了，欧洲将无法避免崩溃（的命

运），并将在混乱中被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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